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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客户端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 张尼)总干渠全长1276公里，
途径900余公里渠道工程、27座渡槽
……一滴水，从湖北丹江口水库流
出，到进入普通北京市民的家中，工
程技术人员攻克了重重困难。

如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全线建成通水已经4年多时间，北京
累计接收丹江口水库来水超过50亿
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1200
万。然而，千里调水背后的故事，却
鲜有人知。

江水奔流1276公里入京

时间倒退到 4 年多前，2014 年
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全线建成通水，当月27日，来自丹江
口水库的清澈江水，一路向北奔涌，
进入北京城的千家万户。

作为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南水
北调工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也都
是世界级的。

以中线一期工程为例，该工程
于2003年12月开工建设，从丹江口
到北京总干渠全长1276公里。

在这1276公里中，渠道工程902
公里，铁路交叉工程51座，倒虹吸工程
102座，渡槽工程27座，公路交叉建筑
物1237座，这些仅是干线涉及的工程。

江水流入北京的路线，起始北
拒马河，经房山区，穿永定河，过丰
台，沿西四环路北上，至颐和园团城
湖，全长也有80公里之多。

“除末端有一段约 800 米的明
渠，沿线都深埋地下，采用了全封闭
双线管涵输水，每天来自丹江口的
水都在我们脚下奔流。”北京市南水
北调调水运行管理中心技术负责人
王有卿介绍。

她告诉记者，为了迎接南水进
京，工程采用了一种新型的钢性管
材——PCCP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
管)，并且专门设计了内径 4 米的超
大管径，单根管就重达78吨，北京市
内一共铺设了22000根。

“这是国内是首次运用这么大
管径的PCCP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
少有的。”

但想把这么大口径的管材运送
到北京，并且顺利埋入地下，并不是
件易事。

这期间，为了解决道路限高等
问题，技术人员专门为运送管材设
计了专用的拖管车，并破解了大口
径PCCP管输水、近距离下穿城市综
合交通枢纽等一系列难题，可以说
创造了多个奇迹。

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200万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中
最先受惠的城市，北京的老百姓也
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过去，北京三杯水中有一杯来
自密云水库，可用的水源只有三种：
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此外，北京
还面临着平原地区地下水位也持续
下降的问题。

但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数据显

示，2014年底以来，北京市平原地区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趋势基本得到
遏止，且从2016年起实现止跌回升，
三年累计回升2.72米，储量增加13.9
亿立方米。

此外，截至9月5日22时23分，
北京累计接收丹江口水库来水达到
50 亿立方米，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 II 类以上，全市直
接受益人口超过1200万。

“如果你有留心观察，就会发现，
现在我们打开水龙头，能明显感受到
水压增加，水的口感也比以前更甜。”

王有卿说，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一瞬间就已
经能感受到变化。目前，南水有70%
供到自来水厂，提供居民生活用水，每
天入京的水量大约在370万立方米。

此外，江水进京后，密云水库开
始“休养生息”，水库蓄水量不断抬
升，也有利于库区生物多样性和区
域水源涵养。

数据显示，通过集中回补水源
地，加大水源地涵养力度，累计向潮
白河、雁栖河、永定河平原段等水源
地回补地下水6.4亿立方米，促进了
水源地的涵养修复。

另外，通过新修建的密云水库
调蓄工程累计向水库输送南水近
4.5亿立方米，助力水库蓄水量增至
26.78亿立方米，提高了北京市水资
源战略储备。

调度人员24小时值守

把南水成功引入北京后，工作
人员并不是万事大吉。在北京市南
水北调调水运行管理中心，每天都
有技术人员24小时不间断值守，以
保障工程的安全运行。

作为负责人的王有卿，这几年
已经连着在岗位上值了3个除夕夜。

“全天都要有技术人员在调度
室严密监控水情数据，实施5班4运
转，各个管理处要2小时向我们汇报
一次数据，互通情况。”她说。

之所以要有人实时监控各项数

据，是因为南水进入北京以后，全部
转入暗涵，尤其是还有 56 公里的
PCCP管输水管涵。在水的运行过
程中，会有上下游波动，由于压力不
稳，严重时会产生水锤，可能会对工
程运行安全造成威胁。

“这就需要调度人员及时发现
后采取措施，进行流量匹配，以减少
问题带来的影响。”王有卿解释说。

除此之外，由于输水管涵上游
接的是渠道，反向也有渠道，降雨后
渠道水位上涨较快也会对工程带来
一定影响。因此，每年汛期到来，负
责调度的技术人员也都要提高警
惕，留意是否要沿线放水，进行上下
游协调。

千里调水来之不易

学习水利专业的王有卿毕业后
就进入了水利系统工作，从2005年
参与南水北调工程在房山段的拆迁
工作开始，她几乎经历了南水北调
工程在北京段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在她印象中，最累也是最紧张
的阶段，就是正式通水以前。当时，
技术人员要进行反复测试、出台调
度方案，加班加点对于大家来说是
家常便饭。

“这么长距离输水的管理模式
在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都是很
少见的，所有管理体制、调度模式，
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能建立起
这样的制度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
事。”王有卿说。

如今，王有卿的家中也喝上了
来自丹江口的水，因为长期从事水
利工作，她自己也有了个“职业病”，
就是对用水特别“抠”。

家里能循环利用的水一定要利
用，洗菜的水舍不得倒掉，要留着浇
花，水龙头开大了也会往回拧一
下。不光是自己这样做，她还会带
动家人一起节水。

“因为太了解这些水对于每个北
京市民意味着什么。千里调水来之不
易，每一滴都值得珍惜。”王有卿说。

南水北调背后：

千里调水入京 调度全天值守

南水进京的路线末端，有一段约800米的明渠，在这里可以看到奔
流的江水源源不断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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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宝是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
一名普通高中生，有令人心酸的
成长经历。

2001年，他出生在四川省南充
市仪陇县五福镇筏子村，母亲患有
精神疾病，父亲在外地打工。小宝
两岁多时，母亲带着妹妹去镇上买
药，却一去不回，至今下落不明。

2012 年 3 月，厄运再次降临
这个家庭。小宝的父亲因患白血
病离开了人世，只留下年幼的小
宝和年迈的爷爷生活。

随着爷爷的年龄增长，小宝
家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困难。要申
请孤儿救助金，除了要提供父亲
的死亡证明，还需要法院宣告母
亲失踪。“家里没钱，我也没文化，
这么复杂的事情，爷孙两个一点
没办法也没有。”爷爷感慨道。

2014年，仪陇县人民检察院
干警在办案中了解到小宝的遭
遇。走访中，检察官们发现，当地
还有许多这样的“事实孤儿”。

他们中有的是父母一方死
亡、一方失踪，有的是父母一方死
亡、一方服刑，有的则是父母一方
死亡、一方重病。因形式上不符
合孤儿认定条件，享受不到国家
福利保障，生活陷入困境。

2014年9月至12月，仪陇县
人民检察院初步摸排发现，当地

“事实孤儿”数量超过了百人。
“从法律层面确认孤儿身份，

是‘事实孤儿’享受国家福利保障
的唯一有效途径。但由于这些孩
子无监护人或监护人文化程度
低，对相关福利政策和法律不了
解，很多人错过了国家救济。”仪
陇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唐蔚说，“随着摸排工作的深
入，我们意识到开展‘事实孤儿’
司法救助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萌生出运用检察职能、通过司
法途径帮助‘事实孤儿’的想法。”

2016年，仪陇县检察院支持
小宝提起诉讼。法院宣告其母失
踪后，小宝的孤儿身份得到了确认，
每月领取到了900元的救助金。

仪陇县检察院还联合多部
门，对全县57个乡镇883个行政
村的“事实孤儿”进行排查。截至
目前，已排查出“事实孤儿”218
名，并根据具体情况分类实施救
助。对符合诉讼条件的，通过支
持起诉帮助“事实孤儿”解决身份
认定问题；对不符合诉讼条件的，
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民政、教育、扶
贫等部门履行救助职责。

让“事实孤儿”

失亲不失养


